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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是鲁迅笔下一个让人过目不
忘的经典形象。他是一个可悲又可笑的读
书人，在当时的社会里处在一个很尴尬的
位置。

他非常穷，没钱到“店面隔壁的房子
里，要酒要菜”，只能与“短衣帮”一起站
着喝酒，然而他却坚持穿长衫，保持自己
读书人的身份； 明明是偷书， 却硬要说

“窃书不能算偷”，以维持读书人的体面。
他虽然他知道“茴”的四种写法，但这些
学问都是没有用的， 他就像一个多余的
人，“是这样地使人快活， 可是没有他，别
人也便这么过”。

这些年我慢慢回想起孔乙己来，越发
觉得自己和孔乙己心离得很近，甚至是尊
敬。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乙己并没
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就算他偷了书，
也不是什么大罪，而且仍然保持了一个知
识分子的品节。他的坚守，就像是写《红楼
梦》的曹雪芹一样，显得弥足珍贵。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写新小说，搞
新文学，在那个时代是时髦的，因此他的
稿费很高，日子过得很不错，就相当于那
个时代的畅销作家。而孔乙己显然就是落
伍文人的代表，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那
么鲁迅的成功是不是可以当作他居高临
下俯视孔乙己的资本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每个时代都有新学

问、新风气不断问世，其中有一些恰好是
迎合当时市场需求的，因而研究这些学问
的人会变成当时的成功者。而那些不受欢
迎的学问，像“茴”字的四种写法，就像鲁
迅所认为的那样是没什么价值的，只是它
们恰好不符合当时的市场需要而已。如果
孔乙己真有其人并能活到今天的话，可能
就会到百家讲坛讲《说文解字》去了，搞不
好比鲁迅还火。

知识分子是以研究创造传承知识为
职业的。 有的知识可以直接变成看得见的
社会效益，比如建筑工程、医学这些实用性
很强的学问， 但也有很多知识并不能直接
转变为物质财富， 却是社会文明的必要组
成部分，就像唐诗宋词、《二十四史》，或是
《说文解字》，甚至是“茴”字的四种写法。

我年幼时也曾经觉得孔乙己很可笑，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能感受到作为
知识分子的标准， 孔乙己身上固执的、纯
洁的、银子一样可贵的品质。

□ 郭宇宽

论调

你可曾走进美术馆欣赏
过艺术作品？ 面对画作，离得
太远当然看不清楚，但凑得太
近，会怎样呢？ 说来可笑，我还
真这么试过。 太近的距离并没
有让我把画作看得更真切，相
反，它们在我眼中变成了一团
团朦胧晦涩的色块和一道道

不知所云的笔触，毫无美感。 只有站在一米之外，我
才不至于被眼前的失真搞得眩晕。

上小学的小侄女在临摹汉字，我担心她写错笔
画顺序，站到她身边看，她却十分反感，认为我的做
法反而令她分心。 联想起刚进报社时，有热心的老
师见我在写稿，想要边看边指导，可他一靠近，我便
下意识地把已写的部分遮了起来， 不是不谦虚，而
是有人站在旁边，真的写不出来。

审美需要一定的距离， 人与人交往也是如此。
盯得太紧容易慌乱，给彼此适当的空间才显得亲切
自然。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手捧一碗热汤，
你越盯着它，它越会洒出来。 想要不烫伤手，目光就
得从汤上挪开。

越长大越觉得，人生之中有许多事情都需要我
们保持一种相对疏离的态度。 有时我们容易陷入迷
茫纠结之中，没有获得好的成绩，没有得到别人的
理解，没有获得朋友的陪伴，都会让我们的心变得
凌乱。 可是心中挂碍太多，往往不会让事情有任何
的转机，反而徒增其乱。

不妨拉开一点点距离，对外物保持一点超然之
心。 不再纠结于成绩如何，在意的只是知识有没有
真正被领会；对别人的误解给一点耐心，对朋友的
离去多一点释然。

站在一米之外，内心才容易变得敞亮起来。

纯属瑶言

□ 姚瑶

演绎

现代人擅于炒作之
道，有模仿成名的，有恶
搞成名的， 手段五花八
门。 其实，炒作并不是现
代人的专利， 在名著
《水浒传》中，就有
一位英雄， 也深谙
炒作之术，他就是打虎英雄武松。

《水浒传》中，打杀老虎者不止
武松一人，但是只有武松，美名传
遍天下。 原因何在？

有人说，是因为武松在景阳冈
上打死的老虎凶猛，官府、猎户都
拿它没办法。 还有人说，武松不是
在他身体正常的状态下打虎，而是
病后（害了 3 个月的疟疾）、酒后打
虎，不经意间创出了中国武术新门
派———醉拳等等。

但是，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我认为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武松一有机会，便将自己的这
一英勇壮举，广而告之。 用今天的话说，武松很会
自我炒作。

举出他醉打蒋门神、 替施恩夺回快活林一段
故事中的几处描写为例。

施恩为了对付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盛情款待
阶下囚武松，准备等他将息三五个月，体力完足之
后，再请他出手。 武松得知情况后，“呵呵大笑道：

‘官营听禀：我去年害了 3 个月疟疾，景阳冈上酒
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便打死了，何
况今日！ ’”

把蒋门神打趴下时， 武松指着被打得脸青嘴
肿的蒋门神说道：“休言你这厮鸟蠢汉， 景阳冈上
那只大虫，我也只三拳两脚，兀自打死了！ ”

他要求蒋门神立即将产业归还施恩， 离开此
地，有这样几句威胁性的话：“若不离了此间，再撞
见我时，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 ”

当初武松在景阳冈上遇虎之际， 曾经是有过
害怕、慌乱的，打虎的时候，也是“尽平生之力”，打
完之后，“手脚都软了，动弹不得”。 但是，日后叙
述，他却多次使用“三拳两脚”之类词语，轻描淡
写，益显其英雄风采，盖世无双。 可见，武松深得炒
作术之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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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厉害的
□ 侯文咏

趣味

郭嘉的才华，在《三国志》的记载中
最为出众，虽盛年病逝，却是曹操日后
惦记最多的谋臣。 时至近现代，毛泽东
也评价此人才略绝不简单。他终岁不满
四十，入世不过十余载，然名列史传，甚
是令人称叹……

但他绝不是一个好评价的人。且不
说其事迹难考，十几年的事业也让人难
以尽窥其才，今日作评，大多各执一词，
纷争不下。 以我疏才浅学，仅为偶然谈
论之语，写下来，聊以表态。

史曰郭嘉初仕袁绍，评其“多端寡
要，好谋无决”“定霸王之业，难矣”，遂
去之。 一介布衣，尚无功名，评人即论

“霸王之业”，何等气魄？《十胜十败论》是郭
嘉初见曹公时的对答，试问他何以如此了解
曹操？ 只可推论，郭嘉早已注意到了这个枭
雄，而那句“真吾主也”，也绝非一时之辞。

郭嘉对名门拘束相当不待见。在独尊儒
术的汉朝，即便是末期，世人对礼数仪容也
是甚为重视的。 欲除此繁礼， 当为何事？
———成霸业，成新霸业。 出仕的郭嘉从一开
始就有颠覆之心，由此可见。 自然，不受拘
束的郭嘉不太顾忌君臣王理， 对于野心勃
勃的曹操，他是比荀彧更好的拓土之矛。 二
者由此论即可相见甚明。 日后深交相惜，自
可不表。

郭嘉的计谋，见诸《三国志》的主要有
三：征吕布，灭谭、尚，定乌丸。 从此三计，也
许可以对他的兵才看得更深一点。 征吕布，

“士卒疲倦， 太祖故引军还， 嘉说太祖急攻
之”，此时郭嘉是有违众意的，最终却引三军
回心转意破敌，此间周折未明说细述，却也
可窥见其决策果断，甚至于驭人有方。 灭谭
尚二人，则是一缓计，认为袁谭、袁尚“必交
斗其间，还相离也”，应“待其变”“变成而后

击之”，不但大胆推测袁氏二子相争，还立
计“南向荊州”， 于稳中亦可见其计算之
深、用兵之勇。北击乌丸，郭嘉不但逆众意
曰“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劝曹操进军，还
列出乌丸之重服众议，论刘表其人以定军
心，终致大军北进。

由上观之，郭嘉的才华，一在决策，二
在心机。前者指其决断迅速，动无遗策，在
曹操征讨天下的时候，是极珍稀的战争品
质。后者指其广招贤士，察人无失。内政当
提诸葛，远虑应论文若，周旋有贾诩，辅佐
有张昭，然而临敌制策，攻心扼吭，当无人
可出其右。

关于曹郭君臣，行同骑，坐同席，“且
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
痛惜”当为其实照。曹操提及郭嘉先定荆州
之计，“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一语述尽其
人：助成霸业，不羁天道，见事论人，恃才果
决。郭嘉事曹公，倾才尽智；曹公待奉孝，相
为至交。两个人同不拘礼法，其相处不分君
臣，相互为友，知才相惜，古今少有。

至于他的形象———许是剑酒天涯，长
衣散发的不拘逸士吧，虽不治行检，却另
有才气。 直到疾笃于柳城，他仍旧是狠厉
的谋士与忠心的友臣， 那十一载的才略，
令人难忘。

品 郭 奉 孝
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6）班 钟雨萱

闲话

站在一米之外

我在“台北之音”担任广播节目主持
人时， 曾经对马英九先生做了一次两个
小时的专访。 那时候他才从公职卸任，在
政大教法律。根据经验，在所有的受访者
中，政治人物是最保守的。为了打破这种
无聊，我决定不按常理出牌，于是节目一
开始，我就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
想学法律。 ”

马先生反问：“为什么？ ”
我说：“因为律师一辈子面对的不是

犯罪，就是纠纷，心情一定不好。 ”
律师的工作不只这么多， 我当然知

道。 只是，为了引出精彩的答案，我必须
找有哏的话题才行。 就在我期待看马先
生怎么接招时， 他忽然说：“我才想不通
呢，为什么有人想学医。一辈子面对的不
是死亡，就是病痛，心情一定更不好。 ”

照样造句还造得这么有杀气的，真
是首度遭遇。 我想了想，答道：“马先生听
到的是哀号、呻吟，但我看到的却是可以
让病人从病痛中恢复健康的机会。 ”

马先生不甘示弱， 立刻回嘴：“侯先
生看到的是犯罪、纠纷，但我看到的却是
可以帮助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机会啊。 ”

差不多就在那一刹那，我忽然理解到，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要说得过一个律师，几
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改走家常路线，寻问
了他当年追求夫人周美青的往事。

马先生告诉我， 他与夫人坠入情网
是因为出国留学前一次郊游露营时，两
个人在帐篷中聊到深夜。 他说：“那个晚
上的谈话，我完全被她折服。 我发现她是
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内涵的女人，从此开
始追求……”

我简直被“折服”这个词吸引了，心
里一直想， 周美青小姐到底说了什么观
点、 内容， 可以令眼前这个学法律的人

“折服”？

作为一个称职的主持人， 我当然要
追问。

可惜马先生想了一会儿， 只是笑着
回答我：“不太记得了。 ”

这个悬疑一直在我心中， 直到好久
之后，我才有机会得到解答。

根据周美青的说法：“那个晚上啊，
都是他一个人在讲，我在听啊……”

我恍然大悟。 原来更厉害的高手是
这样……

高手


